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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一直在读同样的书

刘建修的口述说：
房里另外的一个人!大约 !"岁!个子高

大" 以后我由各方面去判断! 他可能是山东

人# 那天我走进房间时!吴石转头看看我!没

有说话#山东人向我打招呼!问$%你住哪里&'

我简单地回答他$%台北#'%在哪里服务&'%电

信局# '%什么事情把你抓来& '%不知道# '那

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事!没有事!放心

啦# '

牢房的三面墙壁是水泥! 一面是木头的

门"看起来!整个空间像是日本式的# 地面铺

了木板!天花板也是木头材料#那个天花板的

中央!安装了一个小电灯#房间面积大概只有

三个 #$#$%&(#$#$%&就是日本的迭席!大小等

于一个单人床!但稍微窄一点"当时的台湾!

常以 #$#$%&来计算室内的面积)#

在房间里!后面墙壁的上方!有一个很小

的窗子#门旁边的墙上开了小洞!%看守'可以

从那小洞监视人犯# 在门的下部! 也有一个

洞"每天我们吃的饭菜!就从这洞口送进来#

平时!%看守'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每天有一次%放风'!但时间很短!才十分

钟#放风有时是在上午!有时在下午#如果%看

守'把门打开!喊一声%放风'!我们就走出去#

院子里只有草坪! 没有树# 我们在院子活动

时!一个看守站在旁边监视#各牢房人犯的放

风时间!似乎是错开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

房间的人#

放风之后!吴石和山东人可以去洗澡#我

因为什么用品都没有!所以被关在%南所'大

约一个月期间!我都没洗澡*洗脸和刷牙#

%南所'的建筑已经有些旧了!但环境还

好#牢房里没有桌椅#靠近门的地方!放了一

个马桶# 每天晚上!我睡在门旁边!吴石睡中

间!那山东人在最里面#

被关在南所的人犯!一天吃两顿饭#上午

吃稀饭!每个人大约有十颗花生米"好像偶尔

能吃到豆浆和馒头# 下午送进来的饭菜也很

差$小盆子里放了白饭!每人可以

分到两碗#所谓的%菜'!几乎每天

都是冬瓜汤!是装在铝盆里!大家

一起吃" 一个人大约能吃三块冬

瓜#有时候!厨房会用空心菜代替

冬瓜#

吃饭时!我们三人围着坐下!

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吴石可

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

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

盆子里有肉*鱼!比一般人犯的伙食!要好很

多#那个山东人似乎同吴石有些熟悉!因为他

会吃吴石的菜! 也主动向吴石说话*%献殷

勤'!例如他问吴石$%还要不要再装饭&'那人

对我就不说这些#

三四天后!吴石招呼我吃他的菜#后来我

跟吴石比较熟了!有时会吃他盆子里的东西#

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

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

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 吴石能够这样!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

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是一半时间在看书!其

余时候就躺着#他要看书时!就坐在窗外光线

照得到的地方#吴石一直在读同样的书#有一

次他两手把书拿得比较高! 我看到封面印着

%中国文学史'几个字#他在牢里!好像还有一

支笔#不过我现在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有没

有戴眼镜#

吴石把另外几本书放在地板上! 都是相

当厚的*硬壳的精装本!而且是旧书# 我对这

些书籍有点好奇!但不敢去动它们# 有一次

我歪着头!看一下书的侧面# 记得其中有两

本是 +中国史纲,+世界史纲,# 因为房间太

小!又不通风!有时吴石就只穿着汗衫# 我自

己什么东西也没有! 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

没有替换的衣服# 吴石的衣物比较多!有枕

头*毯子(或被子)和内衣*外衣# 他换下的衣

裤!会交给%看守'送出去!也有人给他送来干

净的衣服#

我进来约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

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

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就被关在这里"

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

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我和吴石有

事要向家人交待!他可以帮忙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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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马克盼望的故事终于发生了

兰兰敏感的猜测，深深地印进了马克的
心中。也许，兰兰猜测的情况，正是马克殷切
期望发生的故事。从第一次见到女老板开始，
他就为她异于普通中国女性的气质所吸引。
那种气质，是很难形容的，好像是欧洲格调与
亚洲风味的交叉。正像混血儿往往特别漂亮
一样，不同人种的特质集合在一个
女性身上，她的魅力就大大增加了。
男女互相吸引的一个前提，往往正
是对方具有陌生的新鲜感。这就是
太熟悉、相处得太随便的男女，反倒
无法进入爱恋进程的原因。马克仅
仅是由于觉得充满魅惑力的女老板
很难得手，才找了让自己轻松些的
替代品，把感情的宣泄，暂时转移到
兰兰的身上。

那天下午，当马克与兰兰纠缠
的尴尬场景被老板撞破，马克便有
了思想准备，将丢掉这个挺不错的
饭碗。他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接
受好朋友苏阳的建议，为那家跨国
物流公司进入中国的试探做一番奋
斗。不过，后来的情况，女老板只是
解雇了兰兰，换了领班，却丝毫没有换掉调酒
师的意思。在酒吧大堂里，女老板偶尔碰见马
克，还是像过去一样，高傲而迷人地微笑着，
没有嘲弄，没有暧昧，非常沉着的气派，好像
根本未曾发生什么令人纠结的事情。
那莫测高深的微笑，让马克多了几许遐

想。他听兰兰说过，老板是红模特出身，是从
男性包围中滚出来的。依马克的猜想，那肯定
是充满性感和性趣的女人，是他马克的异性
同类，当然也将是他的旗鼓相当的对手。如果
不是碍于被雇佣的身份，并且还看重那份工
资，马克一定会主动发起果断的进攻。他连二
楼也不能随便上去，还能做什么？马克只能充
满希望地等待。
很快，大概就是在马克与兰兰闹翻分手

后的五天，马克盼望的故事终于发生了。晚上
十一点过后，女老板回到酒吧，好像是喝多了
酒，进门时已经步履不稳，新领班见状，急忙
殷勤地上前招呼，小心地把老板送上二楼去
休息、醒酒。
十二点的时候，新领班从二楼下来，走到

马克身边，轻声说道：“老板休息过，舒服了。”

马克应了一声，没有回答，继续自己手里的工
作，把一点橘红色的液体，慢慢泻入清澈的苏
打水中。新领班诡异地眨眨眼，接过马克手里
的饮料杯，说道：“这活儿交给我吧。老板要你
上去！”
马克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高鼻子：“叫

我去？做啥？”
新领班笑得更加富有意味：“做

啥我不知道，老板传你，我也不好
问。”

马克看看她灿烂的诡异的表情，
歪了歪鼻梁与嘴巴，转身离开吧台。
新领班在他背后压低了嗓音道：“如
果到关门你还不下来，我们先走，你
记得上锁啊。”这话就说得十分直露
了，好像断定马克一上楼，就有特别
的故事发生。马克也不含糊，回头就
在新领班的肩膀上拍了一掌，暧昧地
扫她一眼：“你醋啦？”

女孩才二十出头，据说还没正经
谈过恋爱，到底嫩，脸刷地红了，轻轻
地恨恨地骂了句：“神经病！”

马克得寸进尺，不放过她，又在
她瘦削的肩头抚摩了一把。他对这个

呆板的新领班没多少兴趣，平时很少开玩笑。
今天，是她先招惹他，想嘲笑女老板与他的关
系，马克只是回击而已。他的动作，吓得没有
经验的女孩赶紧逃开了。
马克是第二次走上这道楼梯。从签订受

聘合同之后，女老板就再也没有邀请他上去
过。能贴身为女老板服务的，原先是兰兰，后
来就是这位新领班了。
女老板的房门竟然没关，里面透出柔和

的灯光，门缝里，可以看到女人搁在地毯上的
修长的腿。
她显然是在沙发上休息。等马克被允准

进入房间之后，他看清楚了，斜靠在长沙发上
的老板，像上次撞破马克与兰兰好事的时候
一样，披了件粉红色的半透明的丝质睡衣，那
肯定是高档的名牌，丝质睡衣还有奶白色的
内衬，这是美国来的马克也没见识过的。
当马克看得有点儿发呆的片刻，女人已

经从沙发上站立起来，绕过马克的身体，在他
的身后，把那扇半开着的门掩上了。他犹豫
着，试图抬起腿，向那件丝质睡衣靠拢时，却
听到了女人清晰的命令：“你去那里！”


